
    個人佈道

神子耶穌基督，在世工作的年日很有限，祂的事奉，在空間上，只侷
限於狹小的巴勒斯坦地區；在時間上，不過一千多天。照今天大眾傳播的
規模，通過人造衛星連線，一次可達到億萬聽眾，比古時全世界的總人口
還多。不過，普及是一回事，能否有長遠效果，則另當別論。不管世界多
麼大，人際關係所需要的，還是個別接觸，無法以整批製造代替。

儘管世界上有不少特效藥，但藥房還堅持要醫生的個別處方，絕大多
數的政府，也是如此。如果有誰提議：不論甚麼病，傷風感冒，以至晚期
癌症，都可以來；然後說：“有病的人請舉手！”然後，一人一包藥，可
以平平安安回家。說是不負責任，還該算輕的判語。你想如何？

在過去，中國人說：“少年老成”，是句稱讚的話；現在，很少有人
作如此想。不過，近來有位年輕人說出名言，實在當得這樣的稱讚：“我
不相信群眾佈道... 但我相信，我們該作群眾的個人佈道。是否每次都有
效果？不。但那仍然有效。”也許，你會問說這話的人是誰。不是別人，
他是葛為霖(Will Graham)，此人恰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群眾佈道家葛培
理(Billy Graham)的令長孫。

    個人佈道的重要
聖經詳細記載，耶穌登山寶訓，是對上萬的廣大群眾講的，空前絕後

的宏偉教導，就連非基督徒也欽佩其道德標準，懸的之高，曠古難及。約
翰福音記載主最長的講論，是最後晚餐對少數門徒的訓示，那可以解釋為
對核心幹部的培訓。
同時，約翰福音卻用了甚多的篇幅，記述耶穌個人佈道的實例。神的

兒子基督耶穌在世的時間不長，竟花上祂那麼寶貴的時間，只是一對一的
談論。值得嗎？如果借箸代籌，看來只要派七十門徒去實習佈道，不就可
以了嗎？看來連使徒們都不必出動，反正不過是少數人唄！

今天的宗教人，對富人，要人，可以登門乞討，對於邊際信徒，特別
是低下階級的人，他們貢獻不大，儘可不必費太大力氣。

不過，作為基督的門徒，該效法主的榜樣。
聖經記載，耶穌重視個人談道。這樣，我們就必須知道個人談道的重

要，熟練個人談道的方法。
耶穌個人佈道，不只是一次，而是有兩次聖經的記載，都是在約翰福

音，而且僅有這兩次。這代表神的大愛，福音的信息，不是批發，而是不
忽略任何人。這分別記載於約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現在依次敘述：

    

    對尼高德謨個人佈道(約翰福音第三章1至 21節)

特點



個人佈道的特點，自然是其個人性：不是對全人類，是對特定的某個
人。當然，要對個人有興趣，願意了解個人的需要；同時，要了解個人佈
道不是只發表你自己的高見宏論，更切忌炫耀你的知識；因此，不論你的
地位天位多高，也得以談話的方式，讓對方說話，聽取對方的意見，接受
對方是與你相同的人。

道成肉身的耶穌，在同世人談道的時候，絕沒有展現是一位神，祂不
僅沒有神的語氣，也沒有神的架勢。所以，我們與人談道，更是要效法耶
穌的榜樣。為了這個原因，有些人寧可登壇說教，大喊大叫的表演，頤指
氣使，而不願，或不會平心靜氣，承認“我也是人”(徒一 0:26)。看來
不受人拜，是不夠過癮的事。

對象
雖然同樣是人，但要知道對象。
主耶穌是全知的神子，即使不看衣冠外貌，也知道你是誰。但對於一

般的基督徒，有必要儘量知道對方的資料；雖然這不必是先決條件，早知
可以預備，是一定的道理。

作為德高望重的大議會(Sanhedrin)七十位成員之一，尼高德謨不僅
是統治階層，更是宗教菁英的法利賽人，拘守 613條律法，還教導人民，
耶穌稱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可見個人談道，並不在乎教育程度如何，
也不在乎地位如何。當然，年齡也不是阻隔；尼高德謨自己說：“人已經
老了” (約三:1,4,10)，好在他沒有依老賣老，反而向一名加利利的鄉下
拉比請教；而且祂並沒有受過甚麼正式神學教育，看不起祂的猶太人輕蔑
的論起祂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能明白書呢？”(約七:15)可是社會
菁英中，也有肯歸向基督的人。
尼高德謨這位有學問的“以色列人的先生”，卻肯移樽就教，深夜摸

黑找到耶穌的住處。當然，他聽過耶穌對群眾教導，但覺得不夠，渴慕能
得到更深的了解。而且他不是徒負虛名，他不僅能推理，還有犯眾的勇氣；
當眾人反對耶穌的時候，他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不先聽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約七:51)聖經可
沒記載，還有誰更勇敢，出來為耶穌講話。

還不止此。此人不是個窮酸腐儒，貧無立錐；我們不知道，他為耶穌
事工的奉獻有多少，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後，他“帶著沒藥和沉香，約有一
百斤前來”，用這些香料為主的屍體安葬(約一九:39,40)。這些香料既所
費不菲，我們不難推知，他是個富有的人。身為資產階級，富而好禮，肯
謙卑，是多麼難得啊！

不過，個人談道要注意的，是要認識所面對的人，知道個人的需要；
又不要看人的外在條件，忽略其內心的需要。因此，必須得小心避免左右
兩邊的陷阱：不少人因為心存貪念，見了大人物就矮半截，摧眉折腰，卑
躬屈膝，只顧專心說諂媚話，忘了福音，因此有心向道的偉人，周圍不乏
神學家，卻無異於多豢養些個侍奉的太監，無法從而得到真理的好處；在
另一方面，雖然倚靠錢財的人進天國是難的，我們卻完全無權把某一階級
整體摒諸門外，千萬不要存有反知識，反富人的態度，如果由於自卑感，
而對人懷成見，或更嫉妒，敵視，排斥，就太不對了。
富有的人，蒙福進天國的途徑，惟有仰賴神的恩典。



耶穌知道尼高德謨的身分。耶穌不跟這樣的人，談他所有的；耶穌也
不用一套“屬靈定律”，當作萬應靈藥。

個人談道的第一步，是建立接觸點，或稱橋，或 Spring board。談
道是對個人，這必須認知其個別性，認知其人性。

環境
個人談道，必須了解適當的環境，同時可以因地制宜。一位以色列人

先生，有品德，是統治階層的人，夜間來訪。我們不知道他選擇夜間的原
因；但不必斷定其動機是畏怯，不敢使人知。尼高德謨並不是畏怯的人。
他有自己的見解，並且不怕說出自己的見解。他在耶穌遭受反對的時候，
敢於出來講話，這表明他的性向；他在統治階層反對耶穌的時候，他是為
耶穌講話的少數分子；不僅在耶穌聲譽如日中天的時候，站在耶穌一邊，
就是當耶穌被扣上反叛的帽子處死之後，他還同亞利馬太人約瑟，去領耶
穌的屍體，並且付重價買藥物膏抹，親視安葬(約一九:38-42)。

他的夜訪，可以有別的可能：或是白晝公務繁忙，或是到了晚間，清
夜捫心，特別感受罪擔的重壓，良心的控告，雖然外面看不出來，但會到
不能負擔的地步，必須立即釋放，必須找耶穌解決深隱的問題。還可能是
他不知道耶穌的行程，怕主忽然返回加利利，不願失之交臂，只好乘夜造
訪。總而言之，如果遽然達到結論，對夜晚來訪，都武斷的以為人家是故
意避開人見，這種態度，就會造成談道的障礙。

還有一個可能：晚間雖然是辦公時間以外，古時猶太拉比，常會在晚
上少擾亂的時間，以作靜談。今天作個別輔導的人，也該知道變通，不可
拘泥於辦公鐘點，好像計時收費的專業人員，也不可只給你十分鐘，時間
到就結束。我們看耶穌同尼高德謨的談話，可以體會到祂的遐豫，感覺非
常舒服自然。這是作個人談道的人，所應該造成的環境。
因此，我們切要注意：個人談道的人，必須不對對象懷有成見；既不

能因他的地位，學問，就自卑另眼相看，也不能因時間，就先作設解。
不過，在夜間私室相對，不適合所有的人；因為有夜訪行賄，或不光

明的作為，發生在那樣環境的可能性大些。像尼高德謨那樣品德聲譽的人
物，才適於在那樣的環境接見。同時，我們也不排除有人在旁邊的可能；
講話的是耶穌，祂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
的...”(約三:11)這“我們”眾數語詞，也許是有人雖然不在眼前，卻是
近在身邊。

方略
尼高德謨夠謙卑。他不僅稱沒有受過傳統教育，沒有經過按立手續的

耶穌“拉比”，而且承認祂所行的神蹟。客觀的察看，知道耶穌“所行的
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約三:2)真有知識的人，知道自己有
不知道的事；但他推理得知，耶穌所以有那樣的能力，必然是由於神同在
的結果。當然，他還不知道，主不僅行神蹟，更要為人類成就救恩。
顯然的，個人佈道不能夠預備講章，然後照章宣讀；而是就所面對的

個人，不同的需要，作不同的應答，引入福音。
首要的事，首先說：
I.神國的途徑。



一般的猶太人，都對天國充滿嚮往；尼高德謨更是如此。他既然對於
耶穌有極高的期許，自然以為耶穌是從神差來領導天國的拉比。這反映猶
太人的傳統觀念，盼望神興起的偉大領袖，像摩西和以利亞，能夠行神蹟
奇事，不僅喊口號，鼓動群眾，而是能驅除那惡者的權柄，包括政治的，
和影響人民生活的惡，就標識著“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
尼高德謨可能如此表示了他的期望，或者耶穌知道他的傾向，卻不和

他談政治問題，從今世的國度，而直接進入屬靈國度的談話。
雖然如此，認知是一回事，還需要經驗，經驗是更進一步。
送禮物給一個甚麼都有，甚麼都不缺的人，是困難的事。“恩典”正

是一項禮物。耶穌知道他缺少的，就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
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三:3)耶穌鄭重的告訴他，在今世他甚麼都
有了，還缺甚麼呢？所缺少的，是“神的國”。
尼高德謨知道這問題。他切慕，盼望神的國。他不能夠說不需要。不

過，有個必須條件，那就是“重生”。
這國籍問題，不難讓我們想到當時的使徒保羅。在耶路撒冷的一次騷

亂中，保羅被帶到千夫長面前。那千夫長說：“我用許多銀子，才入了羅
馬的民籍。”保羅輕易的說：“我生來就是。”(徒二二:28)那是說，出
生在羅馬殖民地，就自然有羅馬民籍。不過，天國民籍，連用許多銀子也
不能得到；但重生就可以得到，而且這是唯一的途徑。

有學問“以色列人的先生”，到底遇到了不知道的事，並且看來是不
可能的事。尼高德謨真遇到了難題。他看看自己起皺的手，皺起眉頭說：
“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明顯的，那不
僅是不在理的，也不可能的；而且他的母親早已經離開人世了，更加是完
全無望。
II.生命的更新。
主耶穌用最誠懇的語氣告訴他：“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

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
是靈。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希奇。風隨著自己的意思吹，你聽見
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約三:5-8)

在這裡，我們不要自己志願入陷阱，搬弄聖經知識，解釋作“水”就
是“道”，能夠潔淨的道。這樣，不僅是釋經的問題，用於個人談道，更
是無端製造麻煩，耶穌絕不會那樣作。尼高德謨自己歎聞道也晚：“人已
經老了”；耶穌不可能要他等多四十年，要下一代的保羅解釋：“用水藉
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弗五:26)。尼高德謨老先生等不及，那
時已經撒手人寰了。所以談道需要直接，容易了解，不必多加解釋最好。
這是必須守的原則。

“水”是基本的元素，從肉身生孩子，是第一次的生，孩子不必須了
解，更無從安排自己的父母。希奇嗎？“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
胎中如何長成，你尚且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之神的作為，你更不得知
道。”(傳一一:5)對於傳福音的人，更需要完全仰望神的作為。
尼高德謨知道，靈與風在原文是同一個字，意義相近。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是從水生，第一次自然的生；“從靈生

的，就是靈”，是重生，超自然的生。這屬靈的生，才是最需要的。人不
能明白，卻必須經歷。



主告訴尼高德謨，不要以為希奇；因他乍聽這聞所未聞的道理，十分
希奇的問：“怎能有這事呢？”
III.相信主見證
耶穌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我實實在在的告

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
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
事，如何能信呢？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約三:9-13)

耶穌第三次誠懇的用“實實在在告訴你”，確切指示重要點：不是要
明白，而是要信。人的智慧有限，我們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比知道的
事多；那麼，連地上的事都不能全知，憑用這樣可憐的推理能力，哪有希
望領會屬天至理？
談道的人，不能專信自己的推理辯論，要更靠賴聖靈的大能。歸信必

須有屬靈的經驗。不是知而後信，而是信而得知。
VI.十字架的救恩
耶穌繼續講到祂屬天的見證：“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

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4-16)

對通曉以色列歷史的尼高德謨，自然熟知那段以色列人背叛的往事：
他們出埃及，在曠野的路上，不信怨讟耶和華，被火蛇所咬：火蛇極毒，
被咬著的人，必死無疑；不要講曠野沒有良醫，就是有良醫妙藥，也不能
救治，唯一的救法，是從耶和華來的。神啟示摩西：“你製造一條銅蛇，
挂在竿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民二一:8)結果，不論
以色列人的症狀怎樣，或外面腫痛潰爛，或潮熱呼吸困難，或口噤不能言
語，或囈語不止，各樣的沒有希望的病人，在乾旱的曠野，根本不知道何
處可以採藥求醫，也不需要求醫採藥；他們不需要明白，所能作的，只要
立刻單純的用信心仰望，就得存活。只要相信。
同樣的，這表徵十字架是人類唯一的希望。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

的榮耀，罪的結局就是無望的滅亡；只有相信仰望耶穌，祂擔當了人的罪，
為世人受了律法的咒詛，只要信祂的代死贖罪，就可以得永生。

聖經說：“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
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前一:18,19)。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曾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

來歸我。”(約一二:32)這是說到祂自己要如何得榮耀。同時，我們見證
耶穌的時候，要高舉耶穌並祂釘十字架，才可以奇妙的吸引人皈信；所以
如果靠人的智慧，就不能高舉耶穌基督，也就不能引人歸主。

對於像尼高德謨那樣的人，深明以色列歷史，摩西舉蛇，正可說明人
的罪，罪的結局，和得救的需要並途徑；但對於沒有這知識的人，則必須
加以更淺明的解釋。
V.歸信的果子。“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

要叫世人因信祂得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
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
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
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約三:17-21)



信的和不信的，形成兩大不同的陣營：一方是得救有永生的人，一方是被
定罪要滅亡的人；一方是行真理的光明之子，一方是行惡的黑暗之子。當
然，誰都願意得到天國，但有的人不愛真理，因為他們堅持要作惡，得今
世的利益，不願意悔改，恐怕行為受責備。

不過，那些作光明之子的人，不是他們因行為好而得救，而是因得救
重生，有了新生命，才可有好的行為，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願一
切榮耀都歸於神。

耶穌談道的歸結，是要信者離暗就光，作光明之子，結光明的果子。
單從這段記載，我們不能看見尼高德謨認罪悔改，像稅吏撒該一樣，賠還
罪債；不過，從約翰福音後續的記錄，可以看見他明顯站在耶穌一邊，為
耶穌說話，為耶穌殮葬，是他行動的果子。(參約七:45-52 一九:38-42)

在今天談道的時候，我們不是要作無盡的談論，是要同你的對象一同
禱告，表明悔改歸向主。



    對敘加婦人個人佈道(約翰福音第四章1至 42節)

對象
在約翰福音第四章記載的事，背景是耶穌在猶太地有很成功的公開事

奉。因為有廣大的群眾到祂那裡，招致施洗約翰門徒的不快；同時，也引
起了法利賽人的注意(約三:26,27 四:1)。是在如此的境況，耶穌有意的
離開眾人的視線，轉移向個人談道。這一切的安排，既然是在主的意中，
我們可以想見個人佈道的重要，我們也該把視線移向少人著意的事工。

耶穌要拯救的，是所有的人類：不僅是為了好人，也是為拯救一切失
喪的人，不僅為猶太人，也為非猶太人，包括聲名狼藉的撒瑪利亞婦人。
因為“人類”是一個觀念，包括許多不同的個人。
雖然耶穌是要拯救所有信的人，但為了保持見證，有個原則，是謹慎

聯繫的人。耶穌差遣門徒出去的時候，吩咐他們：“你們無論進哪一城，
哪一村，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some worthy person)，就住在他家，直住
到走的時候。”(太一 0:11)當然，這是說有好名聲的重要，可以不給人
以為是同流合污，天下烏鴉一般黑。“好人”這個字，也被當作尊貴，菁
英分子。當然，我們要注意，這不是與“有病的人才用得著醫生”的原則
違背。不過，耶穌與馬太的稅吏同事們同席吃喝，為使他們能夠聽福音；
祂也到悔改的撒該家住宿；這都不同於沒有原則。因為避瓜田李下之嫌，
還是必要的。想想看：與尼高德謨徹夜長談，不會招人非議；但在私室暗
夜，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還像話嗎？

何況基督徒在肉身之內，對於交接的對象，更要慎重考慮。有好些人
以談道開始，卻因為對象和環境欠妥，因而受試探跌倒。

這裡我們看見個人佈道的好處，是達到個人內心的深處，真正的幫助
人，解決人的問題，得著人歸向基督。由個別談道而信主的，遠比群眾歸
正的人數多，而且是實在的果子。所以，耶穌在回加利利的途中，“必須
經過撒瑪利亞”(約四:4)，實在是由於神子的先見，也是真知灼見。

我們也必須效法基督，不存種族成見，著意拯救人；即使於自己有些
不便，也“必須”這樣作。

環境
耶穌基督有超越的智慧，不會授人以口實；何況文士和法利賽人時時

在窺探祂，尋瑕抵隙找主的麻煩，主用不著故意增加自己的麻煩。因此，
祂選擇與尼高德謨暗夜私室傾談，是可以的；但與聲名有玷，生活有問題
的撒瑪利亞婦人談話，就不宜在私下隱密的地方。全知的主作了智慧的選
擇：時間，是日正天中，光天化日；地點，是路邊的井邊，人人可見的公
共場所。這預定的安排，是那麼的週到，那麼的自然；這比向對方說明好
得多。我們該注意學習的榜樣，是不要公開告訴人，“我不方便與你私下



談話，必須在敞開光明的地方。”那會使對方不好意思，也許改變其交談
的情緒。
雖然如此，個人談道是以對談的方式進行，沒有必要有多人在旁。因

此，當門徒們去鎮上買食物，是最適當的時機。也許，有趣的問題：主耶
穌一行是往加利利去，門徒中的多數是那裡人，伴同回鄉；他們幹慣了粗
活，我們可以考慮到他們食量大些，但是否就大到需要集體採購？而且耶
穌沒有指示盛大野餐的跡象，自然不必把半個超級市場買來；他們不可能
需要買大批可口可樂或酒類飲料，因為雅各井的水質非常好，至今喝來從
沒有人出過甚麼問題，既然耶穌能就地取材，那個門徒都沒有不可以取飲
的理由。所以耶穌是著意安排：買食物，本來最多二人就可以解決，卻麻
煩他們全體門徒出動！

為甚麼？慈愛的主耶穌，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祂不僅“必
須經過撒瑪利亞”，還俯就輔談的規律，不願多人在旁七嘴八舌。否則心
直口快的彼得就不僅希奇，早就會表示意見：“你為甚麼和一個這樣的婦
人說話？”
敘加的撒瑪利亞婦人，不照一般人的習慣，在早晨或日暮出來打水，

而是在“約有午正”的時候；她在午熱的時候口特別渴，必須冒著暑氣，
上井取飲止渴嗎？還是她特別堅持“隱私權”，避免討論個人問題？

方略
“耶穌因走路困乏，坐在井旁。”(約四:6)那是最好的戰略位置。
I.自然接觸點。祂看到婦人走來，先向她說話：“請你給我水喝。”

她見耶穌是猶太人，照例是與撒瑪利亞人沒有往來的，竟然向他要水喝，
顯明沒有傳統的敵意，而且態度也很友好。她以為主既不知道她的往事，
戒備就放鬆了。耶穌就水汲引，有現成的話題。利用最自然的接觸點，是
談道的最好方略。

對群眾佈道，不妨如施洗約翰，直斥罪惡，大喊：“天國近了！要悔
改信福音！”有時效顰的人，把氣力代替靈力，也偶爾叫“他們的聲音就
得了勝”。但在個人談道的時候，用不上那些，而是態度要溫和，有理固
然重要，有禮更不可缺少。因為請人吃一餐美食，可能不久就忘記了；對
人無禮的言語行為，能使人久記不忘，增加與你的距離。
II.意外的躍進。但耶穌並沒有長久停留在“水”這個跳板上面，更

不能在跳板上建立永久據點。而且耶穌也沒有渴不擇飲的意思。從約翰的
記載，好像沒有看見耶穌喝雅各井水的記錄。主耶穌立即說到人真正的更
深的需要：“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
早求祂，祂必早給了你活水。”(約四:9,10)在此，耶穌的話題陡轉，脫
離了“求水”的被動劣勢，轉為能夠給予恩賜。

現在，主耶穌的話，引起了婦人的興趣；不過，她還有她對傳統的倚
靠，和對耶穌的懷疑。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
哪裡得活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
也都喝這井裡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約四:11,12)
婦人的話，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一“你是誰”；她真的

不知道耶穌是誰。耶穌並不需要證實祂比雅各還大，以後婦人自知。
耶穌在回答她的時候，說明了“恩賜”的性質：“凡喝這水的，還要

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



源，直湧到永生。”這有關解決實際生活，自然使婦人感覺到需要。她的
懷疑變成期求：“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
水。”(約四:13-15)
III.因勢的輔導。引起了動機，耶穌接著恢復嚴肅的態度，因為照傳

統規矩，猶太拉比不與婦人講話，很自然的，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
到這裡來！”這要求完全是正規的禮數；照當時的律法，女人對宗教義務
所作的承諾，沒有完全的效力，必須得丈夫堅立或否認。

這使那婦人為難的說：“我沒有丈夫。”她以為這樣說，就可以有獨
立的法律人格(民三0:9)。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已經
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陌生旅人
的話，使婦人大為驚奇，面對著無所不知的主，她不得不承認，暴露自己
的真我：“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約四:16-19)這表示“你說得正確，
算得精確”。不過，主不在乎表現祂的預知，而是要幫助婦人，對付宗教
的罪和污穢，才可以領受恩賜。比起直接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
的榮耀”，有效得多。在那婦人的水準，並不必討論人生的哲理，應該儘
快進入個人問題。

說到罪，總難免有不愉快的感覺，人多半想規避。
無論如何，婦人無法叫她的六個男人來開會，也還不預備見證領人皈

信。她把話頭轉向先知的宗教問題，哪個是正統信仰：先知又如何？要看
誰的信仰正確無誤。
從聖經記載看，人罪慾的發展，在嫉妒和兇殺之外，就是多配偶。多

妻的情形常見，人也見怪不怪；其實，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的反常情形，
都出現過，而且表示權威和財富。還有一種情況，是系列式的多配偶，就
是在同一時間只有一配偶，離婚再嫁娶，而在一生中有多配偶；這不是說
婚姻的一方死亡，而是由離婚造成。實在說來，這是多配偶變型，二者並
沒甚差別。
主耶穌說，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二人結合成為一體，只有女子婚

前不貞(fornication)，才可以構成離婚的條件(申二二:13-17)，否則就
是使女子無端蒙羞，被稱為“淫婦”(太五:32)。韋斯敏斯德信條第二十
四章6條說：“婚後犯姦淫，清白者一方可以提出離婚，並於離婚之後，
視犯罪一方如同已死，與他人結婚可認為合法。”更有人以為聖經所說：
“人若娶妻以後，見她有甚麼不合理的事，不喜悅她”(申二四:1)，是指
不道德的事，也有人以為任何“不喜悅”，即成為難以偕老的理由。彌爾
敦(John Milton)在其“論離婚”文中，且以為心靈重於肉體，如果心意
不同，不必身體勉強在一起。近代人慾橫流，各種淫亂，更叢出不窮了。

如果遇到對方引向爭辯的論題，非好辯也，實在他是要逃避問題。在
這種情形，一般人常以為是“教導”的機會，或以為該“為真道竭力的爭
辯”，指出撒瑪利亞派的錯誤。其實，抱持此態度的人，常是“自我”在
作祟；如果陷入這錯誤，往往會贏得辯論，卻失去所對辯的人。這絕不是
個人談道的正確戰略，要儘量避免。
看耶穌的榜樣。
IV.對抗化升越。婦人說：“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

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
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
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將到，現



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四:20-24)
婦人提出的問題，是千年舊帳。原來在尼希米率被擄歸回的猶大人，

建城修殿的時候，參巴拉要求參與重建工程，遭到以斯拉和尼希米拒絕，
為的是分別為聖；這就惹起他發怒，在基利心山上另起爐灶，集資建立一
座聖殿，立他的女婿為大祭司(尼一三:28)。就是撒瑪利亞人“聖殿”；
後來那殿毀壞了，但其山仍在，撒瑪利亞人在基利心山禮拜，就是婦人指
著說的“這山”。他們自以為純正，與耶路撒冷對立，只信摩西五經，不
承認其他的先知；他們以為摩西所說“耶和華立名的居所”，並非指耶路
撒冷，而所謂“弟兄中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申一八:18)，還沒臨到。

當然，耶穌知道，猶太教的問題，並不比撒瑪利亞人輕；問題不在於
禮拜的地方，而在於到那地方禮拜的人。換句話說，問題的中心，是心中
的問題。

耶穌總不把注意止於外面的東西。外面的東西，不能使人真正滿足。
祂從水，說到生命的活水；把外面的禮拜，說到心靈誠實的敬拜。罪惡出
去，活水才可以進來；不看外面的，才可以有裡面的真敬拜。

也許，婦人為了避免與生活有關的話題，故意以神學代替宗教，耶穌
還是告訴她宗教的中心：敬拜。神是靈，永恆的神，無所不在的神，並不
受時間的限制，並不受地點的限制，甚麼地方，甚麼祖宗傳統，沒有啥價
值。那麼如何敬拜呢？主告訴她：父要人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真正的敬拜，必須先重生；沒有生命，怎能夠敬拜呢？這也正是耶穌

對尼高德謨所說的：“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
國。”(約三:3)

在這裡，我們必須指出，原文該是：父“尋找”用心靈和誠實拜祂那
樣的人；“尋找”比“要”有力，並且是主導的。真正的宗教(religion)
是連結，是宗從和教導；但不人的發明，是主的尋找，與“人子來，為要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一九:10)，恰是同一字。這是聖靈的工作。我們
看見佈道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真神共同的工作。
V.圓滿的結論。婦人達到了結論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

督的－要來；祂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
話的就是祂。”(約四:25,26)何等的福分！耶穌親自向她證實：“這和你
說話的就是！”

耶穌指出她的隱私，她看出耶穌是先知；耶穌指出敬拜的實質，她才
承認耶穌是基督：“祂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這包括敬拜的
事。人敬拜的阻礙，是罪的攔阻，使人不能得到活水，生命缺乏滋潤，無
以消滅私慾的火；沒有耶穌基督作道路，真理，生命，人無以到神那裡，
所以禮拜是徒然的，沒有真實的敬拜。注意：“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
誠實拜祂。”這裡說的，不是拜神，是拜父。這是說，先要有父神相同的
生命，也就是永遠的生命。
VI.永遠的果子。歸信耶穌基督的婦人，立即加入收割的行列。受她

的影響，好些撒瑪利亞人也信了耶穌。他們的歸信，也同樣有兩個層次：
敘加的婦人進到鎮上，逢人就見證耶穌說：“他將我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
說出來了。”這可以看出那人是先知；更多的人，來見耶穌；“因耶穌的
話，信的人就更多了。”他們不僅是半路信徒，不是二手信仰，是因聽了



主的道：“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
是救世主！”(約四:39-42)
婦人的見證，也是今天個人談道的範例：說自己的經歷，只是開始，

但千萬不要作為結束；更進一步，必須引人聽耶穌的話，就是聖經的話。
同時，不要表現自己；因為人表現自己，就不能彰顯基督。所用的言語，
以簡單通俗為原則，像使徒保羅，雖然學問太大，卻不用高言大智，只用
粗俗的話，介紹耶穌給人：“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祂
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是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
口。”(林前一:30-31)

達秘(John Darby)在英國，常同一名沒知識的婦女談道；那婦人並不
認識聲名卓著的達秘。後來，她對人說：“有幾位青年神學生同我談話，
他們深奧的知識，我聽了不懂；還是那個上年紀的人，他所說簡單的話，
我完全聽得明白。”當然，她是達秘個人談道的果子。福音信息的內容，
是要人聽了明白而得救，所以越淺白，傳播的效力越大，通俗而不庸俗低
俗，能夠把阻力減低到最低限度，是重要的原則。

個人佈道，還有一個決定的因素，就是熱力。
敘加婦人得到了基督，“就留下了水罐子”，載欣載奔，急急忙忙跑

到她自己的鎮上。為甚麼這樣？因為有熱力，福音的力量在她裡面，歡喜
顧不得水罐子，不需要傳統的方法了，不再怕人知道她的隱私了；她不躲
避人，而是去找人，逢人就見證。

我們今天多麼需要這樣的熱力呢！
英國波茨(Bath)溫泉，從史前時代就在那裡，已經有萬年之久。溫泉

位於一個死火山口，蘊含 43種礦物質，從羅馬時代，就相信它的醫治能
力，在那裡建有浴池。那裡有銘記：

醫治的水泉湧流遠自有史之前，
它的能力沒有失散，熱度沒有低減，
流量沒有降慢；這說明它的泉源，
使它能夠進展，應得記念
使波茨城銘感。

These healing waters have flowed on from time immemorial,
Their virtue unimpaired, their heat undiminished,
Their volume unabated; they explain the origin
Account for the progress, and demand the gratitude
Of the City of Bath.   

見 Rev. Thomas Spurgeon:“Salvation by Grace” in The 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of the Truth, ed. R.A. Torrey, Los Angeles, CA: BIOLA., 1917.

這幅圖畫，也可以說明個人見證的泉源，在於內在的恆久熱力，不是
只一五分鐘熱度，必須持久，才可以醫治有病的人。



個人佈道雖然是有效的方式，但不要只著眼在速效，更不要把數字作
為報告的資料。聖經說：

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上，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
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
或是兩樣都好。(傳一一:1-6)

個人佈道，就像是憑信心撒種。如果只看眼前，計算所撒出的顆粒，
恐怕世界上的人會餓死。但我們看不到的是，種子落下去，就生長成第二
代；復播種，復收成，就會有繁衍滋長。人類文化，就這樣由農業開始，
延續。基督教的滋長，天國的擴展，也是如此。

當然，個人佈道像群眾佈道一樣，最好有良好的訓練，充分的預備。
不過，預備不僅是技巧，口才；首要的不是外面如何表現，是內心裡面有
的，自然流露出來。



    從撒網到獨釣

如果論聖經中最有能力的佈道家，無疑的首推約拿，使罪惡的尼尼微
舉國悔改，改變了社會及文化，而僅用短短一天的時間！難怪神的兒子耶
穌，引約拿與自己相比。

那麼，講新約教會的佈道家呢？自然是腓利了。他是耶路撒冷教會七
名執事之一，而成為第一位佈道家，而且是聖經唯一有“傳福音的”正式
職銜的人(徒二一:8)，就是名正言順的佈道家了。如果說，彼得在五旬節
以後，在耶路撒冷講道，曾有三千，五千人信道的紀錄(徒二:41四:4)，
豈不更為輝煌？不過，彼得是使徒，是原始的真正神學家；使徒和先知列
於佈道家之前(見弗四:11)，因為必須有使徒和先知的神學根基，才會有
正統福音可傳，所以不能以衡量“明星”的標準來認識。

聖經記載：當初期教會受迫害，從耶路撒冷分散，信徒往各處傳道。
這位執事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腓利不僅有正統信仰，還

在撒瑪利亞家喻戶曉

下放到曠野

準備條件
必然通曉希臘語文

五旬節以後，福音傳開，耶路撒冷的教會迅速增長。其中有說希臘話
的寡婦，以為他們遭受歧視，在供應方面被忽略。使徒們覺得，不僅要處
理這問題，還應該有長久的解決辦法，就設立七名執事，處分這類事務。
被選任的，大都有希臘文名字，表明教會考慮到語文溝通的需要，不僅要
聖靈充滿，還需要“智慧充足”是可以勝任處分日常工作的條件，免得人
有冤無處訴。（徒六：1－7）

在這七名執事中，有一個腓利，在希臘原文與使徒腓力同名(Philip
中文異譯，是為了避免混亂，因為他們是差不多同時的人物)。這另一個
腓利，卻是有同樣的心志，願意向外邦人傳播福音。

他不過是一名執事，並不是受職的教牧。但這個平信徒，成為宣教的
先鋒。

聖經說：“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
…”（徒八：1）。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徒八：5）北征之後，他又
奉主的使者差遣，轉而南進，“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在那裡，
他破除種族的藩籬，向埃提阿伯的財政部長傳福音（徒八：26－39）。從
此福音傳入非洲。當時的非洲人，必然是熟悉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在專車
上出聲誦讀的，也是同一譯本。執事腓利因為懂希臘語文，所以不僅可以
交談應對，並能夠就以賽亞書向他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

從此我們看見，是通曉希臘語文的腓力和腓利，能作跨越種族文化的
福音工作。了解外族的語文，才可以了解他們的文化，表示你對他們有興
趣，真正關心他們的靈魂得救。

    另一個腓力：跨文化佈道
   
當馬其頓王腓力(Philip)崩逝，英勇的王子繼位。那二十歲的少年亞

歷山大(Alexander)，乘著他的駿馬 Bucephalus，像捷豹般撕裂了波斯巨
熊，以十二年的時間，使歐，亞，非三洲廣袤萬里的土地，歸於希臘版圖。
地中海岸微小的猶太和敘利亞，也成為希臘的屬地。希臘文化隨著掩遍世
界。

但是，頑強的猶太，不甘願接受希臘化，而馬克比王朝成為反抗的象
徵。隨著進入鐵的羅馬統治，國土雖然被征服，他們仍然保持自己的宗教。
他們也緩慢的接受了希臘文化，至少部分是如此。不過，就在那時候，在
非洲的文化城亞歷山大，舊約聖經已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就是七十
士譯本。

當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來到世界，祂的門徒中，就有人用希臘的名字：
腓力（太一 O：3）。

在耶穌將要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有幾個希利尼人，他們來見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
願意見耶穌！”…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
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一二：20－24）

腓力不是希伯來文名字，而是希臘文名字。這表明希臘人知道他通曉
他們共同的語文，也願意越過文化的鴻溝，跟他們交通。顯然的，耶穌也
願見福音傳到外邦人中，在十字架的陰影臨到的時候，歡喜看見豐收的希
望：結出的許多子粒中，不僅有猶太人，也有外邦人。



在舊中國的時代，只有洋奴買辦，才有洋文名字，

竟然也通曉希伯來文和亞蘭

如果宣教士不通宣教地區的語文，必然不能有效的工作。過去在華的
宣教士，第一件事就是有他們的中文名字，然後學好中文，有的且好過華
人。這樣，他們忠心於宣教，有果效的宣教，把福音帶到中國的土地上。

    布朗寧的“碧芭行”

英國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擅戲劇性獨白。他
的詩作“碧芭行”(Pippa Passes)，描述一個身世不明的平常女孩子，受
甚少的教育，在意大利東北Asolo小鎮絲織廠作一名童工。在工業革命後
污濁的工廠環境，辛苦工作，勉強維持每天簡單的生活，牛奶和麵包。

一年忙碌，僅有新年假期。天真無邪的碧芭(原名 Felippa，含“快
樂”的意思)，決定出去消遣這天的時光。

她一早起來，循著山徑走著，一邊唱著歌：

一年之春，
一天之晨；
清早七點鐘；
山邊點綴著露珠；
雲雀展開翅翼；
蝸牛爬上荊棘；
上帝在祂的天堂—
世界上一切都相宜。

The year’s at the spring,
And the day’s at morn;
    Morning’s at seven;
The hill-side’s dew-pearled;
  The lark’s on the wing;
  The snail’s on the thorn;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心中充滿光明的快樂女孩，卻不知道自己踏入的街市，在靜謐的意大
利東北部，並不是理想的環境，是一個陽光照不到的黑暗世界。邪惡，貪
婪，忿恨，兇殺，敗壞的動機，正在醞釀。



她走著，唱著，有時在路邊經過的房屋台階上，坐下來歇息；天真無
邪的女孩兒，編織著自己的夢幻，想望著自己的快樂，也希望別人快樂，
但不妒忌別人。

隨著腳步，她的歌聲飄揚著，仿佛是散播著快樂的種子。常正在關鍵
時刻，進入了那裡居民們的心。

老絲織廠主的青春妻子，與她的德國情夫，有不正常的情感糾纏。藝
術家與新婚妻子，並不是琴瑟合諧。無政府主義的少年，進行計畫暗殺在
位的意大利王(King Victor Emmanuel II,1820-1978)。當他們聽到碧芭
的歌聲，不知怎地，喚醒了各自的善念，改弦更張，

到天晚日暮，碧芭來到大座堂旁邊，主教弟弟的府邸。主教崩逝了；
府邸主人，正在跟主教的管家噩葛(Uguccio,真名嗎肥 Maffeo of
Forli)，追算十四年來的舊帳。主教在世的日子，不知如何，從誰生了個
女兒，叫噩葛把她弄死；但管家另有打算，留她活著；並且在幾年前，把
她弄到了這鎮上，成為絲織廠的童工碧芭。

惡管家積聚了鉅額的財富，可觀的房產，是這樣攫奪教堂來的。女孩
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主教的弟弟收到從羅馬的來信，揭露了惡管家的作
為；現在，惡奴提出了達成互利的建議：他已經安排了一名英俊的英國流
浪男子，跟碧芭認識，在適當的時間，誘拐女孩去羅馬，然後賣為妓女，
任她死去；這樣，有利於主教的弟弟，就成為全部產業的新主人。

就在此時，夜風中，碧芭的歌聲，從外面送來，隱約的，敘述她殘缺
的童年記憶：

樹梢在頭上面交會，
花草在腳下長起；
在我上面甚麼都沒有，下面也沒有，
我童年全無所知：
因為，甚麼是鳥音
－唉，還有甚麼是獸的，
－只是語言，我們的語言，
卻更加甜蜜？
在我生命的開始就有那知識！
但我就將要知道太陽，
數算七星圍繞一個，
如同我的指掌：
不過，我還是不明白
天上皎白的月亮運轉；
她五十次的逐漸缺圓
俯視我的是不陌生的臉--
忽然上帝提取我！

那夢般的情境，似是敘述她被拐帶的遭遇。她的境況，可算是不幸，
但那善良的小心靈，只知道那是她人生的份；雖然不明白，卻沒有抱怨，
只默默的接受。就在此時，這孤女天真無心的歌唱，隨風飄進那雄偉的宅



第，進入有心的聽者耳朵裡，證實了他得到的信息：可憐的小碧芭，不是
別人，正是他主教亡兄的私生女兒。

Overhead the tree-tops meet,
Flowers and grass spring ’neath one’s feet;
There was nought above me, and nought below,
My childhood had not learned to know:
For, what are the voices of birds
—Ay, and of beasts,—but words—our words,
Only so much more sweet?
The knowledge of that with my life begun!
But I had so near made out the sun,
And counted your stars, the Seven and One,
Like the fingers of my hand:
Nay, I could all but understand
Wherefore through heaven the white moon ranges;
And just when out of her soft fifty changes
No unfamiliar face might overlook me—
Suddenly God took me! 

府邸的主人霍然站起，叫安排的人進來，塞住那惡
徒管家的口，手腳捆綁了押走。當然，外面的碧芭，甚
麼都不知道。

一天過去了。
碧芭又回到她的房裡。碧芭無從了解生命的真實意

義，也不曾多停注自己，回到狹隘的住處，她卻想到世
界是別的受造物，口唱著：

      蜜蜂有他的巢，
老鼠在她的窩，
蛆蟲在它的墓穴，
殘酷的冬天度過；
但那螢火蟲，田鼠，和沙蠋，我問
應該怎麼活？...

     The bee with his comb,
     The mouse at her dray,
     The grub in its tomb,
      Wile winter away;
      But the fire-fly and hedge-shrew and lob-



worm, I pray,
      How fare they? ...

噢，多麼悲慘，黑暗的結束我這一天！
那紅太陽怎地落在烏雲裡面！
啊，碧芭，白晝的假日過去了，
耗完了，不會再有！
白晝的時間過去：夜現在來臨。...

     Oh what a drear, dark close to my poor day!
     How could that red sun drop in that black 
cloud!
     Ah, Pippa, morning’s rule is moved away,
     Dispensed with, never more to be allowed!
     Day’s turn is over: now arrives the 
night’s. ...

    [開始脫卸衣服]當想到鎮上的居民，有些是高不可
攀，雖然就在近處，她卻只不過知道他們的名字。

現在，有一件事我真箇願意知道：
那些人我仰不可攀
對他們有甚關連，在這漫長的一天！
--關連，我的意思是，接觸他們
就像...在某方面...影響他們--如果你願，
對他們作些微的好或作壞。
例如，倘使，我絞的
絲，明天，我的絲能夠結成

[坐在床沿上]

並繡出蛾提瑪外衣的邊緣。
啊，我和我與他們有關的要件
今早起身時的詩歌似是應許！
我以為，或多或少，
雖然我從他們前面經過，並未感到甚麼跡象。
                      [她躺下]。

上帝保佑我。今晚我不能再禱告了。
無疑的，詩歌說得對：或此或彼，
所有為上帝作的都一樣—
我們是上帝的器皿，最好或最壞，
並沒有最先或最後。
         [她睡去]



 [After she has begun to undress herself,

     Now, one thing I should like to really 
know:
     How near I ever might approach all these
     I only fancied being, this long day!
     —Approach, I mean, so as to touch them so
     As to . . . in some way . . . move 
them—if you please,
     Do good or evil to them some slight way.
     For instance, if I wind
     Silk to-morrow, my silk may bind
[Sitting on the bedside

     And broider Ottima’s cloak’s hem.
     Ah, me and my important part with them
     This morning’s hymn half promised when I 
rose!
     True in some sense or other, I suppose,
     Though I passed by them all, and felt no 
sign.
[As she lies down.

     God bless me! I can pray no more to-night.
     No doubt, some way or other, hymns say 
right.
     All service is the same with God—
     With God, whose puppets, best and worst,
     Are we: there is no last nor first. 
[She sleeps.

小碧芭只是小碧芭，她過屬於自己的日子，怎麼也不會知道，在週遭
的世界，因她發自天真善良的內心，所流露的歌聲，會發生如何的變化。
她散播下的種子，隨著風吹，落在不同的土地。

從這故事，我們可以看見，人照神的安排，過正當的生活，腳步所走
過的地方，都散發著見證的光輝；你不必顧慮向誰交代數字，甚至不經意
自己所表演的角色，但每人會有影響的範圍，使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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